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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童年时代最喜欢的书有哪些？有特别喜爱

的人物或主角吗？

蒋子龙：武侠小说和侦探小说：《童林传》《大八

义》《小八义》《包公案》等等，最喜欢《三侠剑》中使

棍的“四爷”蒋伯芳。正巧我也排行老四。

您会通过孩子的推荐阅读吗？

蒋子龙：冯仑的书是孙女推荐给我读的，他的智

慧和语言，新奇泼俏。王东岳的书是儿子推荐给我

的。

您当年会和孩子共读吗？是否重新发现了喜

欢的童书？

蒋子龙：孙女、孙子小的时候哄着他们共读过一

本书，发现中国最好的童书还是古代名著。我跟孙

子读童话及所谓儿童文学之类的作品，根本读不进

去，特别是那种故作天真、装出来的童趣，令人难以

忍受。古代就没有“儿童文学”，我也直接给上学前

的小孙子读《封神演义》和《三国演义》，反而听进去

了。我曾留了几年胡子，就是孙子不让刮，他想看看

我的胡子能不能长得像关羽的胡子那么长。

您会为学生推荐书吗？

蒋子龙：我是读杂书长大的，从不向学生或青年

人推荐具体书目，每个人的性情、喜好和需求都不

同，读书多了自然能分出好坏。光吃精细食品，不利

于健康，免疫力也不会好，吃五谷杂粮，营养均衡，随

着年龄的长大，自然知道什么是垃圾。

您现在还经常逛书店买书吗？一般是通过什么

判断书的价值？

蒋子龙：不会特意去书店，外出路过书店时一定

要进去看看，一是看看聪明的文化人又想出了什么

吸人眼球的书名，设计出了什么样的封面，能在五彩

斑斓的各色书籍中引人瞩目？我买书则在网上，关

于书的信息来源有三个渠道：一，报纸和刊物的推荐

和一些评论文章；二，朋友推荐；三，孩子们推荐。关

于书的价值一定要自己判断，买来就堆在书房的地

上，得空时一本本地读，好书留下来，名不符实的丢

掉或送人。亲戚朋友都知道，我的书房门口外边堆

着的书，是可以随便拿走的。

您看得最多的书是什么？为什么，能谈谈具体

原因吗？

蒋子龙：思想和历史类的书，为了增加文字的精

神含量。我的写作是关注现实的，现实是历史的映

象和遗留，历史搞不清楚，现实就深刻不了。现实题

材的生命，是真实、中肯。但是太难了，现代人记忆

消失得很快，或只记对自己有用的，任意隔断、涂改

甚至编造历史。

您的枕边书有哪些？有反复重读的书吗?

蒋子龙：我的家乡有句民谚：“好吃不如饺子，舒

服不如倒着。”年轻时枕边放着很多喜欢的书，也喜

欢躺着看书，有时看得昏天黑地，读武侠小说以及后

来的福楼拜、莫泊桑、托尔斯泰等等，都是整夜整夜

地读。上了年纪，大约 70 岁以后，对枕边书比较挑

剔了，好看的、拿起来放不下的，不能放在枕边。极

其重要须认真读，还会做笔记的，也不能放在枕边，

要在写字台前坐着读。最近我枕边的书是王东岳的

随笔集《知鱼之乐》，近两年在枕边放过的书还有刘

泽华的《先秦思想史》、姚灵犀的《思无邪小记》等

等，枕边的一本书，能读好几个月，甚至一年半载。

让您感到了不起的是哪本书？

蒋子龙：《战争与和平》，称得上是史诗型的巨

著。一个人的智力、知识、阅历、经验和创造力，几乎

达到神的程度才能完成这样的著作。

您最希望和哪位作家对话？

蒋子龙：雨果。他有两点格外让我好奇：一，他

的小说非常重视故事，矛盾冲突异常强烈，并富戏剧

性，人物有浓郁的传奇色彩，风格有点接近《水浒传》

《三国演义》，都适合改编戏曲和电影。读了《雨果论

文学》一书找不到答案。二，他七十多岁时用半年时

间写出长篇小说《九三年》，而且不是“水货”，笔力

依旧，锐气不钝，是上乘之作。他当过官，逃过难，著

作等身，到老年如何还有这等的脑力和体力？

您最喜欢哪一类文学类型？有什么不为人知

的趣味？

蒋子龙：凡好作品都喜欢，不喜欢卖弄做作、华

而不实的东西，只要一眼看出有假或败笔，立刻丢掉

不看了。特别喜欢看古人在一些书上的批注。如金

圣叹在《西厢记》《杜工部集》上的批注，以及《女仙

外史》每一章后面的诸多名家批注。即便是吹捧，也

非泛泛而论，有其独到的见识。

您有什么样的阅读习惯？会记笔记吗？

蒋子龙：只有读自己喜欢的理论类著作才做笔

记，平时基本就是乱读、瞎读，书房的地上堆的书让

人进不去脚了。我会集中一两个月的时间只读书。

一般小说类的书是快读，由于当过编辑，学会了“一

目十行”。有价值的书读得慢，甚至对其中的某些章

节反复读。

您最理想的阅读体验是怎样的？

蒋子龙：小时候为躲避下地干活，爬到村外大树

上读《三侠剑》《七侠五义》……实在饿了就到枣树上

摘把枣填肚子，或者到瓜地挑个瓜灌个水饱，直到天

黑看不清字了再下树。野孩子，读野书，至今想起来

还怀念那种野趣。天一冷进入农闲季节，吃过晚饭

我就带着书到二婶家，大声给乡亲们读书。1954年

前，农村的夜晚没有任何娱乐活动，二婶家的炕上炕

下坐满了乡亲，里屋挤不下坐在外间屋。二婶把几

个干枣烤焦，给我沏一碗枣茶。我趴在油灯下，趴累

了就坐起来，背靠窗台，将油灯也放到窗台上。读到

有不认识的字卡住，听众就喊：“跳过去，跳过去，意

思知道了。”有时我也根据故事的发展胡乱蒙个词混

过去。直到我累得声音越来越小，眼皮也快睁不开

了，二婶才会下令散场。我自己已经读过的书就没

有兴趣再给他们诵读，在二婶家读的有《雍正剑侠

图》《施公案》等，最后是平装本的新武侠小说《十二

金钱镖》，没读完我就考到天津去读书了。

在读过的作品中，有发现被严重忽视或低估的

吗？

蒋子龙：《三言二拍》，民国时期出过一个精选本

《今古奇观》，是中国中短篇小说的高峰。如果说近

现代长篇小说无法与古典名著《红楼梦》《水浒传》

《聊斋》相提并论，那么中短篇小说能超越《今古奇

观》的也不多。

对您来说，写作最大的魅力是什么？

蒋子龙：我是被命运驱赶到这条文学小路上来

的，写作使我的灵魂有个出气口。

据《中华读书报》

蒋子龙，男，汉族，1941年8月生。曾任中国

作家协会第五、六、七届副主席、天津作家协会主

席、天津文联副主席。现任天津市作家协会名誉

主席。作为著名作家和中国文化的使者，他先后

出访过欧美亚等十几个国家。

蒋子龙：
写作让我的灵魂有个出气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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